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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月朗，星稀。

远离城区数十里的一片山地上，隐约有人影晃动。

这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山地，灌木丛生，阴影斑驳，平素罕有人至。就连山下不

远处的盘山道上，一过晚上十点左右，就再也没有一辆汽车开过了。

据说，这片山地阴邪，不知是乱葬岗，还是谁的坟地，反正有邪祟出没，闹得

盘山道上也不太平。

曾有一个不信邪的司机夜里开车从此经过，结果车毁人亡。几年下来，老司机

死了好几个，每个都是坠落悬崖车毁人亡的。有了这血的教训，这条路才算是没人

再敢拿命来尝试。连带着附近的山地，都被划为了禁区，让人谈之色变。

此刻，出现在山地上的，是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老者。老人低头，似乎在地

上寻找着什么。顷刻，他钻进灌木丛，从腰上解下一个巴掌大小的小铲子。铲刃在

月光下闪烁着寒光，在灌木丛中挥舞起来，大概十几分钟的工夫，坚硬的地面便出

现了一个黑幽幽的深洞。

老者一笑，将铲子挂回腰间，双手撑住洞口，头上脚下地倒立着，犹如一只大

老鼠一样，不一会儿工夫，就消失在了洞内。

洞的直径有半米左右，但老者的身子极其灵活，丝毫不显老态。向下一米左右，

又出现了一个直径约一米的洞口，曲折而宽阔，容得下一个人手脚着地。老者一笑，

从容地通过。

这洞逐渐没了黄土，显现出来的是一条灰青色的砖石砌成的长廊，那灰青色砖石，

看上去颇有一些年头。

爬了大概三四百米，前方竟是一个拱形的门洞，里面幽幽地透射出一片昏黄的

灯光来，映照得整个门洞里阴森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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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者直起身体，迈步进入其中。这是一间墓室，大概有四五米的高度，异常恢弘。

灯光是周围墓壁上的灯盏点燃后发出的，墓室中央的位置，摆放着一具朱红色

的大棺，足有三四米的长度，煞是阴森恐怖。

让人诧异的是，棺前摆放着一把太师椅，硬木上雕了蟠龙戏水的花纹。椅子上，

端坐着一个面目阴戾的老者，眼睛半闭，犹如一具干尸，如果不是他手里把玩着一

对文玩核桃，所发出“咔咔”的摩擦声音响彻整个墓室，只怕会让人觉得是棺中的

死者被移出了棺外一般。

见有人进入墓室，坐在太师椅中的老者微微地抬了下眼皮，“哦，郭四爷，你来

得倒早。”“曹爷下帖，郭老四身为土行中人，怎么敢不来？”郭老四话说得虽然谦虚，

可脸上的神色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恭敬。他脸上挂着笑，“曹爷，敢问又有什么大买卖，

要召集这么多人架锅？”

这“架锅”一语，是盗墓人的黑话，指发现了大的墓葬后，一两个人吃不下，

就要召集同行，一起对“大窑子”下手。

这个匆忙赶到墓室的郭老四，说起来也有几分来历。盗墓这个见不得光的行业，

三国时期，一代枭雄曹操为充盈军资，特别组建了一个营，标号摸金，专司挖掘前

人坟墓，取其金银，为己所用。不知多少历史名人的坟墓都被掘了。故而，盗墓者

也自称摸金校尉。

自那时起，盗墓者中出了几个摸金倒斗的魁首。曹操多疑，故而摸金营中，主

导者依旧以曹姓为主，是为他的嫡系。除此之外，营里分别有三个副手，这行业见

不得光，故隐姓埋名称为：郭二、吕三、姚四。

后来三分归晋，摸金营自然也被消了标号，隐匿于历史的长河中。不过，这些

士兵，却尝到了摸金倒斗的甜头，知道这厚土之中，金银无数，珠宝齐备，哪里还

耐得住贫寒，哪里守得住本分，于是，大多数重操旧业，发展出了摸金倒斗的行业。

其中的魁首，当然是曹、郭、吕、姚四家，这四家祖祖辈辈将这份手艺传递了下来。

靠着吃死人饭，积蓄起来的财力富可敌国，逐渐地形成了四个家族，也是土行中公

认的四大世家。

郭老四，就是郭家的嫡传，一身摸金倒斗的本事，在土行的圈子里是赫赫有名。

江湖行当，有江湖行当的规矩，最不能忘的就是鼻祖宗师。摸金行业世代相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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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立了不少规矩。为了表示不忘本，无论你手艺多好，能耐多大，只要还没金盆洗手，

就得尊曹家为王。那名曹姓老者坐的那把太师椅，就是曹家二代祖先打造，在土行

内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只要在这一行吃饭，见椅就要矮上三分。

不过，规矩归规矩，历经千年，土行早已各自为战，除非遇到破不开的窑，否

则谁也不会守规矩平白让出这些明财。

曹家的权威，就逐渐变成了一种形式，在一些小人物那里倒是能得到几分薄面，

但对郭、吕、姚这样的大世家，都只是做个面子活，实际上对他们已没什么顾忌。

坐在椅子上的曹爷似笑非笑地扫了郭老四一眼，“怎么，四爷有兴趣？”

“曹爷—”郭老四大大咧咧地席地坐下，背靠着墓室，似笑非笑地盯着开口的

老者，“明人不说暗话，但凡您有动静，必然是大窑子，我怎么能不跟着去见识见识？

不知道曹爷您方便不方便指点指点，这到底是谁的阴宅？”说话间，听到墓室外传

来一阵低笑声，“郭老四，你果然来得早。不过，什么都想抢先，这也忒不地道了。”

郭老四冷哼一声，面色一沉，不再说话，闭上眼睛，靠着墓壁假寐起来。

墓室当中，随着陆续有人到来而变得热闹起来。

坐在太师椅上的曹爷轻轻地咳嗽了一声，道 ：“众位，今儿个邀请大家来，是

有件事情拜托。”

顿时，墓室里的土行人安静了下来。

郭老四冷笑了一声，“曹爷，咱们土行那点事，还有什么是您曹家解决不了的吗？

至于撒摸金帖，大半夜的把兄弟们都召集过来，还摆了这么个入龙局？要我说，眼

下这窑虽然是有人摸过，可是看那封土和疑冢，进来的也必是行家。您聚集这么多

高手，难不成是想去掘了秦始皇的地宫？”

郭老四这话说得在理。墓室内的众人，大都露出了疑惑的神情。入龙局，又称

一入成龙，多用于土行人架锅要进“王窑”的时候。能被选中设入龙局的窑，多有

机关消息，寻常的土行人根本难以进入，撒摸金帖的人靠它成为无言的门槛。这样，

寻常的土行人根本难以进入，自然不能参与其中。能进来的，全都是土行里筛选出

来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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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爷一哂，“不瞒众位，此次召集大家，跟窑无关。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京郊

的‘鸦宅’？”

众人一愣，大部分点了点头。这鸦宅，可是北京流传的新邪地之一，名声在外，

甚是响亮。

“前段时间，有户人家搬进了鸦宅，大家想必也都从报上看到了……我透个密，

那家人是我曹家的外姓弟子。不过，搬进这鸦宅后，就出了事儿。我觉得这宅子真

是邪乎，想着咱们土行人，整日里跟鬼怪粽子打交道，各有趋吉避凶的绝活，所以

才请来大家，想看看谁能给拿个主意。”

这段话说完，顿时冷场。摸金倒斗，架锅子，有大窑，自然有人把脑袋掖在裤

腰带里玩命。因为大窑明器多，收益足，那是十足的跟真金白银说话，进去后各安

天命，只要能活着出来，拿到的明器就归你所有。

像这样大张旗鼓地下摸金帖，还摆出了隔绝庸手的入龙局，结果却是请人为徒

弟帮忙，十成十是坏了规矩，也算是“高射炮打蚊子—小题大做”了。

不知谁低声说了句：“曹爷，规矩你比我们懂，不好意思，恕不奉陪了！”

见有人带头，一群人转身向墓室外走去。郭老四靠着墙，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看看走得只剩自己一人，也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曹爷，得—不是老四我撅

您面子，您这事的确干得不地道。曹家虽强，行里谁都要给几分面子，但也经不住

您这么折腾。话说到这儿，告辞，告辞。”

曹爷面色不变，反而一笑，似乎预料到了这个场面。待郭老四走到墓室门洞处，

曹爷忽然低声说了一句：“郭四爷，我弄这么大动静，其实就是为了让你能来。你素

来行踪不定，不好联系。刚才那些人都是土鸡瓦狗，不足一提。我就说一句话，那

地界儿有窑，我也摸不清楚到底是谁的阴宅。不过，据我所知，这地方可跟成吉思

汗的陵墓有关！”

郭老四身子一顿，转过身来，“曹爷，您跟我玩笑。要是有这么大的窑子，您能

想起我郭某人来？”

曹爷慢慢地从怀里掏出一张羊皮卷来，羊皮卷暗黄古旧，在灯光下泛着一层黄晕。

他伸出手，慢慢地把羊皮卷递了过去，“老四，东西是好，但我怕自己吃不下，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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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鸦宅

1 残暴血案

常盛蹲在古宅对面平房的阴影里，嘴上叼着烟。他这是过过干瘾，并不敢点燃，

唯恐点燃后红色的烟头在黑暗里暴露了自己。

三天前，刑警队接到了 110 中心转过来的案件，京城西郊，传说中的鸦宅附近，

发现了路边的尸体。

尸体是环卫工人在凌晨时分发现的，浑身皮肤脱落，像个血葫芦一样，死者的

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恐惧。

这是一起杀人案，被害人死法恐怖，算得上是恶性杀人案。大概有数十年，作

为首都的北京，都没有类似的案件发生过了。

经过现场的检测和法医的验证，常盛心里更是明白，那尸体旁边散落着不少的

尸块，可 DNA 检测这些散碎的尸块却来自于十几个不同的人身上。这消息虽然没有

对外发布，可是性质之恶劣却让见惯了血腥的刑警们都觉得发憷。根据判断，凶手

很可能是个变态杀人狂。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素来消息灵通的记者们，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不知

道警局里谁的嘴漏了风，还是拿了记者的好处，消息没出三天就溜溜地传了出去，

在媒体和网络上闹得满城风雨。记者们得到消息后大做文章。有的称，社会压力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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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杀人狂魔出现；有的怀疑，是器官贩卖团伙作案后，杀人弃尸。

一石激起千层浪，网上还流传着一个大部分人都赞同的看法，这尸体出现的地

方本就蹊跷—那鸦宅可是北京有名的邪地。

身为元、明、清三朝古都，四九城中留下了无数传说，或神秘，或诡异，或惊悚。

这些地界儿，也有好奇的人去探索过，不过大多数没有下文，冥冥中似乎有层迷雾，

笼罩在其上。

这座近千平方米的老宅，在北京这寸土寸金的地儿能保留下来，没毁在地产商

的手中，完全得益于尘封在大门口的一个小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另有一说，

则是因为这儿也是北京的邪地之一，神通广大的开发商对风水多有讲究，所以没有

对这里下手。

在做地方志的时候，有考据癖人士多次对这所宅子进行过考证，但一无所获。

从宅子的面积和铺的青砖地面来看，这所宅子应该建于明初时期。屋檐高耸，上面

有不知名的兽头雕花，这种规模的宅子，从明朝的建制来讲，起码是官居一品，位

极人臣的门第才能拥有。明朝对于建制管辖最严，越级建宅通常是杀无赦、斩立决。

纵观明史，还没有哪个臣子敢明目张胆地僭越。

这就显得更加古怪。明初，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位极人臣的高官都在南京就居。

那时，北京乃是北方国门，深受蒙元之扰，不会有人在北京燕地建居所。就像现在

跟你说，让你去阿富汗建个宅子，恐怕没人愿去，也没人敢去。

朱棣扫北成功后，迁都北京，高筑四九城，国公、一品官员全都移居燕京，可

是宅子大多都在北京九门之内。这位置，若有人愿意居住，恐怕也多半是一些山野

樵夫之流，但这些人等绝对不会有如此手笔。

更奇的是，这个宅子还另有蹊跷。这里曾被称为“鸦居”，也被老百姓口口相传

为“晦气坟”。

明末时期，也是史上最后一次小冰川时代。古人虽然不懂这些，但天气变化却

并非不知。那时全国天气骤冷，田地收成减少，明朝皇室号召百姓开荒种粮，倒也

有人看此处宽敞，在这里开垦过田地。却没想到，这块地邪得厉害，方圆数里内，

无论种什么作物，怎么勤恳耕耘，都是颗粒无收。

每到暮色降临，铺天盖地的乌鸦黑漆漆的，犹如天上的一块黑云，全部在这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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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留栖息，“呱呱”的叫声更是吵得人心烦意乱。

有人猜测，这里怕是哪个明朝达官贵人的阴宅。可能有殉葬的奴仆一同被深埋

其下，因此地下存有尸气，才让这里寸草不生。这个说法着实有不少人相信。民间

传说，乌鸦择死腐而居，那铺天盖地的乌鸦，就是这里是坟地最好的明证。

自此，宅子就荒废在了岁月当中，再也无人问津。一直到文革时期，一群来自

祖国各地的红卫兵，见它宽敞，就将这座宅子当成了据点。初时，一群年轻人倒也

热闹，人声鼎沸，每天革命口号、歌曲不断。然而，其中有人提倡“破四旧”，要砸

了这老房子，便四下烧、砸、打、抢，结果引来了麻烦。

不知为何，那群红卫兵多人神秘失踪，从此再也不见踪迹。而幸存下来的两个人，

一个全身脓肿，皮肤脱落，从老宅里跑出的时候，身上的腐肉不断地掉落，腥臭的

秽血洒了一路。

另外一个则像是见了世界上最为恐怖的东西，受了刺激，从此疯疯癫癫，不断

惊叫，眼睛瞪得仿佛铜铃一般。最后，这人也没熬过三个月，就死在了精神病院里，

死时脸上还挂着古怪的笑意。

建国后，这宅子因其古老，被评为文物。可是地处偏远，又说不出到底是哪个

历史人物的住所，缺乏名人效应。因此，这宅子一直没受到什么重视，更没什么游

客来参观，相关部门也对其听之任之，倒也没人提出过要修缮整顿。

如今出了案子，社会舆论一起，警方就有了压力。只有尽快破案，才能让这些

说法不攻自破。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儿，别人躲还来不及，临时跑肚拉稀、肠胃不

畅的人比比皆是。偏偏常盛格外兴奋，主动跑到队长那里，拍着胸脯立下了军令状，

说是要全力拿下此案。队长本来很看好常盛，准备重点培养他，可看他如此性子，

心里哭笑不得。

常盛有自己的心思，自打从部队退伍后来到刑警队，参与了不少案子，可是总

觉得再没遇到像在部队里那么有劲的事儿。

在部队，他是侦察兵种—中国特种部队 A 大队当中的佼佼者。

按照这种资历，常盛完全可以在部队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但他性格耿直，素来

靠能力，轻关系，在领导眼里，是个纯粹的“刺头”，这让他稀里糊涂地错过很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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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倒从来不惋惜。

在部队野外生存拉练时，常盛又犯了一个说起来让人觉得可笑的荒谬错误。特

种部队常有些特殊的装备，在野外生存时，就有这么一把合金材质的多用野外生存

刀。这把刀长约一尺，除了刀刃外，还藏有金属鱼线、套兔子的圈、锯齿、钳口等

多种实用工具。铸刀的合金材质坚固，刀刃锋利无比，能轻易地斩断拇指粗细的钢筋。

有了这把刀，战士们在野外可谓如虎添翼。不知道多少人，因为这把刀，生存得更

加容易。

其他人也感叹这是把好刀，但顶多觉得是件好用的工具，爱不释手。可常盛却

视这把刀为兄弟，觉得它是自己最要好的伙伴，甚至睡觉都要抱着这把刀。野外生

存结束，刀要上缴回去，常盛却极不舍得，硬是在营房后挖了个坑，把刀藏了起来，

非说在野外生存时丢了。

可是众目睽睽，你在回营的车上还抱着刀一副迷恋的样子，现在又说野外生存

时刀就丢了，实在是太过蔑视众人的智商了。

因此，非但常盛的一等功被取消，常盛的入党申请也被驳回。原本，部队的领

导是想让常盛先当几年志愿兵，再向上调动调动的，便私下找他做工作。谁知道常

盛一根筋，“刀就是丢了，说破大天来，我也拿不出来。”

夜风乍起，让常盛感觉有点冷，他掏出根烟正准备点上。忽然，古宅院子里的

灯光亮了起来，让常盛顿时来了精神。

这里自从徐家入住后，就有人翻起了旧黄历。网上，这里也成了北京的十大凶

地之一。

今晚，已经是常盛第三天来这儿蹲点，他像一头准备捕猎食物的豹子一样，蜷

缩在黑暗之中。一连三天，常盛没找到一丁点的线索。一入夜，古宅附近就异常冷清，

住在附近社区的人，宁愿绕路，也不愿意走古宅前后的近路。

突然，古宅的院门吱呀一声开了，里面传来了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似乎夹杂着

低声的呜咽和抽泣。

片刻，常盛看到几辆打着车灯的汽车从远处开了过来，在古宅门口停下。院子

里的人走了出来，为首的是四个男人，分别拎着一个床单的四角。床单原本是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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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上面血迹斑斑，不时还有鲜血滴落下来，把古宅前的空地也染得斑斑点点。

“警察！”常盛右手握枪，左手掏出证件，大喝一声走了过去，古宅里出来的众

人一愣。

“里面是什么？”常盛用拿证件的手指指床单。

“病人。”从古宅出来的人群中，一个走在最前面、拎着床单一角的男人站了出来，

“我是徐氏集团的董事长徐克……”

“我不管你是谁！我现在怀疑你们正在犯罪，请打开床单，让我看一下你们的病

人。”

“放肆！”徐克面色阴沉，“如果我说不呢？”

常盛冷冷地盯着徐克等人，盘算着是不是要马上动手把这些人拿下—以自己

的身手，这几个人根本不在话下。

场面僵持住，徐克身后有人看形势不好，悄悄地走到门洞的阴影里，拿出了手机。

不过一会儿工夫，常盛的电话响了起来。常盛警惕地退后一步，接起了电话。

“收队！”里面传来的，是队长熟悉的声音。

“可是……”

“收队！”

“不！我刚刚发现线索。队长你……”

常盛的恼怒和高喊，给了徐克等人机会，这些人将床单塞进了汽车，引擎悄然

发动，等常盛发觉的时候，车子已经开出去了，并且开始加速。

常盛一怒，把手机摔在地上，冲过去就想揪住徐克的脖子。没想到，徐克却在

车子开出后，扑通一声跪了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声音撕心裂肺，“爸！我说不回国，

你坚持要回来，你这是何苦啊！”

回到队里，常盛像一头被激怒的熊，开始咆哮，四下寻找队长，想要理论一番，

可就是找不着人。队长知道常盛的暴脾气，所以没等他回来就先回家了。听值班的

同事说队长不在，常盛头也不回地出了门，直奔队长在东直门的家。

睡眼惺忪的队长看着他苦笑。常盛不依不饶地追问，为什么有了关键的线索却

偏要在节骨眼上要自己收队。

“唉，”队长叹息了一声，“常盛啊，你入行时间也已经不短了。知道咱们这些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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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看起来威风，可是有些人家，咱们是惹不起的。不瞒你说，我也窝了一肚子火。

可这是上面打给我的电话……”

“我不管那么多，我只知道人命关天，天王老子犯法，也得坐牢！”常盛梗着脖子，

站在门口，说什么也不肯进队长家的门，“得，我不让你难堪，你告诉我给你打电话

的是哪个上头？我找他理论去！”

“你啊，就是个石头脑子。”队长摇摇头，“我还真不能告诉你，告诉你这事就闹

大了。”

“那我就去网上发微博，我不信还没有说理的地儿了。”

队长有些恼怒，瞪了一眼常盛，“你怎么就这么轴，这狗脾气再不改改，即使你

办案能力再强，以后日子也不好过。”

“怎么，还会被打击报复是不是？我就不相信了，警察局领导跟他妈的嫌疑犯穿

一条裤子？”

队长伸出手来，“常盛，把枪给我。”

常盛警惕地看着队长，侧了下身，“头儿，你什么意思？”

“我就知道你会闹，现在，你开始休你的年假了。”

常盛的脸阴得能拧出水来，上下打量着队长，似乎面前站着的是个陌生人，“你

不是跟我开玩笑？好……好，姓李的，我算是看错你了！”

回去的路上，常盛一边走一边骂骂咧咧。他从超市买了瓶二锅头，喝得醉醺醺的。

猛然，常盛把酒瓶朝地下一摔，“我操，我还不相信了，让我休假能怎么着，我

哪儿都不去，我就要看看，这事儿有什么猫腻。我就不相信，这家人还能只手遮天了。”

他眼前一亮，似乎想到了什么，自言自语地说：“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关键时刻，

他怎么也得拉兄弟一把啊。”

常盛想起的这个人叫刘季，两个人认识不过三天。说起相识的经过，还真让常

盛颇感到有几分不可思议。

那天常盛出门执行任务，归来途中，路经西客站，结果发现几个家伙神色慌张，

又故作坦然地从自己身边走过。几人口袋里鼓鼓囊囊地凸起了不少，看那凸起的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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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钱包。

除了小偷外，谁还能带几个钱包出门？所以常盛就上了心，拿出侦察兵的本领，

悄悄地跟在了这群人的身后，几个蟊贼走到一个僻静处就要分赃，结果被常盛直接

抓了个现行。这几个人狗急跳墙，不知死活地想要反抗，竟抽出刀子冲过来。结果，

三下五除二，被常胜轻松放倒在地。常盛打电话到车站分局，分局说人手紧张，要

他自己把几个蟊贼押过去。

走到南广场，常盛却被一个笑眯眯的年轻人拦住，这年轻人年龄和常盛相仿，

长得清秀斯文，一看就是个读书人。常盛以为，这又是这个盗窃团伙的一员，看到

同伙被抓，拦在这里要出什么猫腻。他抱着一种看笑话的心态站住，他可不认为，

对面的年轻人能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

年轻人扫了一眼几个蟊贼，“这位老兄，麻烦你把我的钱包还我，我刚到北京，

还等着钱急用。”

常盛有些惊诧地看了看年轻人，心里对他的话有点不信。自己抓这几个蟊贼，

是在北广场抓的，即便他真的丢了钱包，在找寻时看到自己在北广场抓到这几个蟊贼，

一定会当场上来索要，怎么会这么好整以暇地在南广场拦下自己？

而且，他怎么确定自己的钱包一定是为这几个蟊贼所偷？如果能确定的话，那

么早报警也抓住了这几个贼。西客站几乎隔几步就有一名警察，根本不会耽误时间

让蟊贼跑掉。

想到这儿，常盛来了兴趣，也不急于送几个蟊贼到车站分局，故意问年轻人：“你

钱包丢了，也许是其他的小偷偷走了，你这么肯定钱包就在我这儿？”

“那老兄你不如看看你拿到的贼赃里，有没有钱包中有我的身份证的，对了，我

叫刘季。”

常盛把从小偷身上搜出来的钱包拿了出来，一一打开，顿时愣住。钱包里果然

有对面这个年轻人的身份证，照片上的笑容和年轻人此刻的笑容如出一辙。

“你是怎么知道的？”常盛脱口问道。

年轻人神秘一笑，“算出来的，你信吗？”

常盛在心中琢磨了半天，对这一说法将信将疑。北京天坛、地坛、雍和宫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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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有不少算命问卜的买卖，每日里也有善男信女前去问个吉凶，求个前程。可是

对这事，常盛觉得难免有些过于玄乎。他不确定，就靠一个人出生的时间或者手上

那几条掌纹，就能判定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或者眼前的运气。

可是，常盛在当侦察兵的时候，出任务也遇到过不少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蹊跷事，

这又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不像书本上学到的或者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肯定是有

一点特别的因素在当中的。

不过，既然确定钱包是这个年轻人的，常盛当然要把钱包还回去。不过按照程序，

需要年轻人和他一起到分局去，填个失物领取表，然后做个笔录，这才合乎规矩。

刘季取了自己的行李，跟在常盛后面向分局走去。常盛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说

着话：“你第一次来北京？”

“不是，以前来旅游过，不过要在北京落脚，常年居住，这还真是第一次。”

“有亲戚或者朋友吗？”

“没有。”

“古怪。”常盛嘟囔了一句。虽然如今不是唐朝，可是“京城居不易”这句话依

然适用。众所周知北京城的房价有多高，就算是租房，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看着年轻人几件简单的行李，他显然是把在北京居住这件事想得过于轻松了。

本来还以为他有什么依仗，现在看起来却是有些不明情况。可怎么看，眼前这个年

轻人也没有年少轻狂的意思。

刘季似乎是看出了常盛的想法，轻轻一笑，“不过，我来之前，爷爷曾给了我个

信封，里面装着我家世交在北京的地址。可他却告诉我，等到我找到地方长期住下后，

再看这信封里的地址也不迟。”

“你爷爷多大年纪？”常盛听他这么说，哭笑不得地追问。

“放心，我爷爷绝没有糊涂。”刘季挑了挑眉毛，“他占卜的本领可是高出我太多了，

我相信他这么做一定有这么做的理由。”

看他神采飞扬地提起爷爷，一副悠然神往的样子，而自己上班后，从家里搬出

来独居，房间倒是宽敞。常盛想着这年轻人有几分意思，不妨邀请他到自己那里暂

时居住，看他的爷爷能不能算出突然冒出的这个小小的意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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